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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太魯閣族的神話中（泰雅族中亦有相似者），有一個關於「彩

虹橋」的傳說，它是一座巨大壯觀、幾乎與天頂相接連的橋，橋

下則是一條湍急洶湧的大河，當族人過世後，靈魂必定要經過此

橋，才能通往永生的世界，若在世時能夠珍惜且堅持遠古流傳下

來的生活習俗，和具有善良正直的心思，就能在祖靈的歡迎下順

利走過去；若有所被懷疑、不確定之處，便要在其手指頭上塗抹

炭灰，不會脫落的即證明其具有通過彩虹橋到達永生靈界的資

格，但若是脫落了，就會確認其行為頑劣，不得通行彩虹橋，只

能走上另外一條充滿荊棘的艱辛之路。當中，審查的判斷依據，

是太魯閣族人從小學習的各種生活技能，例如男人必須擅於狩

獵，或是殺敵有功，女人則要採麻紡紗、精於織布、養兒育女等，

而後才能刺頤紋，作為一種表彰與成年的檢定標記，而一旦擁有

這些令其引以為傲的紋面，便取得順利過橋前往祖靈匯聚之處的

通行證。

然而，隨著部落中紋面耆宿的逐漸凋零，另一方面因為日治時期

禁止紋面，以及強勢漢人文化與西方宗教傳入，都使得太魯閣族

的紋面傳統不再，對於宜 德思．盧信這些年輕的太魯閣族後代來

說，同時接受著彩虹橋傳說所帶來對於生命、死亡課題與部落信

奉價值的影響，以及因時空背景不同而逐漸沒落的文化傳統，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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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他們面臨了一種傳統信仰在現代社會生活的取捨與調適，以及時

常伴隨而來的困惑與不確定之感。在她〈文化的輪廓〉油畫作品中，

便是從對於彩虹橋傳說的疑惑談起，「身上的紋路在傳統上象徵著真

實的存在，在某種形式上它提升了靈魂的意義，我在通往彩虹橋的

路途中，努力拼貼著可能性的圖紋，在反覆的連續動作之後，卻被

符號的偏離作用給吞沒了。」以往的族人用織布、打獵作為是否得以

永生的依據，但是身處於現代社會的後人，無法選擇同樣的生活方

式，也無法得到紋面，如此一來，宜 思思索著如何能證明自己可否

走向彩虹橋？又要如何拼湊自己，才可以讓自己的靈魂得以完整？

一段認知自我的生命旅程

不再能確定自己所處的位置，過去的文化經驗與記憶無法如實套用於

現下生活，雖然仍懷抱著不捨與緬懷的濃厚情感，但所處的空間在社

會急速發展下，已與過去的歷史空間斷然決裂，宜德思畫作中大量採

用的空白、無空間深度的平塗背景，似乎便像是對於這個愈來愈為

陌生的場域的一種抽象化心境投射。然而，在她認為「臺灣原住民近

來愈被重視，有越來越多舞台可以表現」的社會時代中，她並不願意

在安適的現狀中久留，而是選擇一個與其他原住民藝術家較為不同的

「旅程」，實踐的方式，一是接受現代的藝術教育，其次則是多次遠

渡澳洲，試著從外部或是其他國家對於原住民的共處經驗，來反觀自

我的價值與形貌。在求學的路上，宜德思先是進入著重基本創作技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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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的高中，之後則考進以創作想法為重的臺北藝術大學，因而開始

思考原住民藝術的現代性應該如何進行？如同在西洋藝術史發展過程

中的文藝復興時代，由於人文主義思想的影響，故而開始著重人的經

驗，個人天份得以自由發揮，藝術創作者也從原為宗教、為貴族製作

作品、參與教堂、宮殿裝飾的角色，逐漸具備各別藝術家的獨特風格。

參照對於原住民藝術的討論，文藝復興引領個人主義的藝術思潮，或

許有一些對照的價值，當今對於原住民藝術範疇的定論，很大比重依

循著材質（如漂流木）或是圖騰（百步蛇、百合花等），宜德思企望

跳脫藝術人類學所界定的原始藝術樣貌，如同也曾獲得視覺藝術學位

的安力‧給怒所說，「在藝術鑑賞中，我們的興趣不是歷史，而是

審美的，是此刻的體驗。」因而，她的作品除了表現自己的特色，也

帶來與以往對於何謂原住民藝術相當不同的藝術語言，例如她採用西

方的油畫為表現媒材，或是自身原創的色彩與角色形象；又或是以議

題式的內容，取代過往對於神話傳說的演繹，不再囿限於一個遠離當

下時空和文化情境的想像群體，也不落於異國情調式的詮釋。認知到

唯有以藝術的創造性與開放前瞻的視野，不斷與現代社會中不同的文

化脈絡溝通交流，才不會讓自我與社會逐漸脫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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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發宜德思啟程到澳洲的契機，來自於 2003年於臺北當代藝術館展

出的《圖騰大地：澳洲當代原住民藝術展》，此展不但源自美術館

與當地原住民以開放態度互動的結果，進而更奠定原住民創作的當

代藝術性定位。於是她在 2005年時曾前往澳洲三次，在偌大陌生的

城市中，學習著不熟悉的語言，沒有課的時候就到處去拍照、逛畫

廊，找尋新鮮的東西。原本雖知曉澳洲有相當比例的原住民，但卻

未料到歐洲人到此統治 200多年來，不但沒給予其公平的對待，更

讓原住民成為澳洲經濟最弱勢、健康情形最差的族群。宜德思在墨

爾本市區看到原住民上街抗議，要求統治者將原先屬於他們的土地

歸還，讓她感動的勇敢上前聲援支持，也看到了藝術創作以外、各

地皆存在的邊緣聲音與主流社會的不對等權力結構關係。

這是宜德思一個人的伊利亞特（Iliad）到奧德賽（Odyssey），從探

險到返鄉，在這一段旅行當中，除了對於外在世界和弱勢存在的普

遍觀照，也更清楚的看到臺灣、看見自己，主體與集體認同在這樣

的過程中逐漸建構，也因此開啟了宜德思將部落文化傳承下去視為

往後重要工作的體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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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畫我自己，故我存在

知名的墨西哥藝術家卡蘿（Frida Kahlo）曾說，「我從不畫夢幻的

東西，我畫的是屬於我的事實」，這一位在繪畫中表現強烈自傳

性質和真實身體感知的藝術家，以直接不矯作的方式傳達了她在精

神與肉體方面所承受的苦痛，宜德思早期如 2004年的〈雪滋〉、

2005年的〈我是誰〉，亦有著相仿地以素樸筆法、強烈部族文化

風格（如同卡蘿參照了墨西哥文化），與融合個人情感的創作方

式；而後，除了將自身的創作能量投射於藝術，宜德思也用藝術來

反映其對於生活的感受，她認為一個人所遭遇到的事件，或是他個

人的生命情境，皆代表了其族群在今日社會的一種可能處境，所

以不需使用予人根深蒂固印象的部落文化符號，只要忠實呈現一

個生命時刻，即便是再平凡不過的人物或是事件，若能讓他們所

聽、所看、所經驗的生活能夠被保留與延續，人們不但能更容易

親近與理解，創作者亦可主動的、共同的參與歷史的建構過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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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她從探尋個人的經驗開始、進而回溯家族、部落，沿著這條

血脈淵源，串聯出具有生命氣息的真實樣貌。例如在 2010年的〈她

的她〉中，她所描繪的是一位遭受到欺負的原住民女性，卻因為未

受過足夠自我保衛的教育與法律知識，任由加害者逍遙法外，宜德

思勇敢面對傷痛的書寫，不但揭露出弱勢群體的某種生活處境，以

及背後可能隱藏的性別階級壓迫，也讓我們見到原住民女性獨特的

書寫力量。又或是同年所創作的〈小黑〉，則是描寫家裡的幾條狗

遭不明人士毒死的難過、悲憤情緒，她將不愉快的記憶，替換成狗

蜷伏在主人的肩膀上的親密感，以及將人與狗所構成的形狀，處理

成近似一座紀念逝世事物的墓碑或是祭台，作為對於牠們的懷念。

對宜德思來說，她很清楚的體認到，今天原住民藝術所面臨最重要

的問題，在於因為時空環境不同，所以不能仍假裝自己是古人；

因為感受不可能相同，故而也無法揣摩古人的想法或行為，為了不

讓原住民的文化流失，不能僅著重於解釋歷史、物件，更該擁抱現

世、行走在現實的地面之上，即便可能必須面對生存困窘等境遇，

都仍應該保持清醒的態度，在逆境中發現與思考自身的價值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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